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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在中國

⊙ 胡 泳

* 本文寫作得到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支持和幫助，謹致誠摯謝意。

 

2005年5月24日，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從北京發回一篇有關中國博客的文章1，用十分煽情的筆調寫道：

與國民黨展開的殊死較量，同美軍在朝鮮半島發生的激戰，以及天安門廣場爆發的大規

模民主示威，最後都讓中國共產黨「倖存」下來。可是，眼下共產黨可能才遇到了真正

的對手──互聯網。

紀思道說，互聯網，特別是博客，開始在中國扮演媒體監督的角色，儘管中共力圖對此加以

壓制，但終將是徒勞無功的。顯然，在西方，對中國的網絡控制的關注，遠遠超過對中國互

聯網整體發展的關注。西方觀察家於此容易忽略的一個事實是：在中國，沒有政府的強力推

動，任何事情都不會取得顯著的進展。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發布「第十六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

況統計報告」。報告顯示，截至6月30日，中國上網用戶總數為1.03億人，其中寬帶上網的人

數增長迅猛，首次超過網民的一半，達到5,300萬人。中國網民數和寬帶上網人數均僅次於美

國，位居世界第二。

這一報告發布的同一天，《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刊登彭博

（Bloomberg）通訊社記者米勒（Matthew R. Miller）在香港發出的報導2，指出中國和印度

在網絡發展上的一個悖論：印度擁有民主的政府和自由的媒介，但印度的網絡市場卻遠遠沒

有中國繁榮。印度和中國的人口差不多，但上網用戶只有2,400萬，不到中國網民的四分之

一。

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在網絡的基礎設施上作了大量投資。在過去五年裏，中

國政府投入電信網絡的資金達1,380億美元。2004年中國的在線收入──包括廣告、網絡遊戲

和無線增值服務等等──達十一億美元，根據倫敦WPP集團媒介購買部門的預計，2005年還將

有30%的增幅。

無可否認，中國政府確實對網絡實施了嚴格控制，接連不斷的禁令實際上一直和網絡的飛速

發展相伴相隨。然而，中國的網絡控制和信息流動呈現出遠較西方媒介所批評的更為複雜和

微妙的形態。中國政府仍在學習與互聯網這個多元、複雜的怪物相處，恰在此時，博客登場

了。

一 博客在中國的興起及其背景



中國二十五年來的改革，使人民的生活有了實質性的改變，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幅上升，中

國百多年來悲情和屈辱的「第三世界」形象開始退去。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4年，中國

的人均國民收入為1,290美元，而印度只有620美元。中國成為一個實力正在迅速增長、逐漸

改變國際力量對比的新興大國。

伴隨著這種發展，公眾對國家政治和對外關係問題的關心及參與程度大為提高。但是，改革

二十五年來一手鬆（經濟）、一手緊（政治）的局面始終未曾改變。媒體資訊的審查和控制

制度與正在走向全球化軌道的中國經濟形成落差。對重大問題變相的「輿論一律」依然是中

國媒體的特色。當今一般中國百姓如果想要表達意見，很難在傳統媒介如電視、廣播、報

紙、期刊上自由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意志」一旦發現網絡這一嶄新的表達和傳播平

台，就極為迅速地向兩個出口宣泄：對外表現為網絡民族主義；對內表現為網絡批判現實主

義。

無疑這二十五年是中國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同樣毫無疑問地，這也是中國人的日常

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發生巨變的時期。消費主義正在逐步確立其在日常生活領域裏的意識形

態影響力。消費文化或曰大眾文化已經迅速地餵養了幾代「新人」，建構著他們感知、表達

和理解世界的文化結構。在商品大潮的無可避免的衝擊下，「崇高」、「偉大」被無情地解

構了，年輕人普遍顯示出對政治的厭倦和對被商品淹沒的世俗生活的親近，爭取更好的生活

的世俗夢想導致了一種強烈的個體性意識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網絡為對現實政治不感興

趣的廣大人群提供了某種精神鴉片。大多數網民上網的目的不是談論政治，而是閱讀奇聞和

流言、聊天交友、抒發個人情感和玩網絡遊戲。因此，網絡在中國同時滿足了人們參與和遠

離政治的欲望。

中國民用與商用化的互聯網，至今發展已逾十年。十年間，中國互聯網以最濃縮的方式經歷

了一個新興產業的成長與成熟過程。從1998年到2000年令人暈眩的頂峰迅速滑落至黑暗的低

谷，度過了幾年的沉寂後，2004年，互聯網公司出現了新一輪的融資、上市熱潮，中國互聯

網不再單純是美國互聯網的複製。互聯網用戶的規模化增長、互聯網與移動通信增值服務市

場的融合、網絡遊戲的開拓發展等等，已經使得互聯網深深地紮根於中國的土壤，有了中國

特色、中國個性和中國底蘊。到2005年，中國網民突破一億大關，有一億網民的規模做基

礎，任何一個互聯網的應用，都將催生非常可觀的產業。

二 中國的三類博客

在第十六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中，博客服務是新增加的調查內容，調查結果顯示，

有10.5%的被調查者表示自己經常使用博客。

比CNNIC的統計發布稍早一些，2005年7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郭

良發布《2005年中國五城市互聯網使用現狀及影響調查報告》。調查的目標城市為北京、上

海、廣州、成都、長沙，報告對有關使用博客的情況說：「博客是最新興起的交流工具，同

時具有很強的個人發布功能，它在短短時間裏得到三分之一網民的採用實為驚人，仍然在快

速的擴散之中。」

上述調查說法不一，我們也很難獲得一個有關中國博客的準確數字。但毫無疑問，從2002年

到2005年，中國寫作博客日誌的人群迅速增加，並開始形成一個真正的社區；軟件工具花樣



翻新，博客日誌的生成和維護都變得愈來愈容易；鏈接呈幾何級數增長，出現了一批知名的

博客託管服務商，微軟的「MSN共享空間」（spaces.msn.com）也在中國推出。

在前文所講的背景下產生的中國博客可以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憤青」博客。國內外的新聞媒體都注意到了活躍在中國互聯網上的「憤青」現

象。作為一種稱謂的「憤青」，媒體在使用的時候常常帶有貶義。其實這是一個語義很複雜

的辭彙。「憤青」並非「憤怒」與「青年」的簡單之和：這裏的「憤怒」，與個人對日常生

活的不滿無關，而是指較為明顯地流露出對某些社會制度和現象的強烈不滿；這裏的「青

年」，更多的限於當代城市知識青年這樣一個特定群體。

在很大程度上，「憤青」這個詞可以當作褒義來用，也就是說，「憤青」是懂得社會的／道

德的／文化的義憤、有一定見識的青年，而不是只會發泄情緒的無理取鬧者。你不能不承

認，我們所處的社會當中，確實有一些讓人不得不憤怒的現象和事情。

2005年6月10日下午，洪水沖進黑龍江寧安市沙蘭鎮小學，逾百名小學生遇難，國內輿論一片

譁然，追究責任之聲四起。然而，官方卻下達禁令，嚴格控制新聞報導，中央電視台等主流

媒體先是對災難保持緘默，然後又刻意低調，將新聞報導放到非常不顯眼的位置上。黑龍江

省地方電視台為了給「哈爾濱洽商會」開幕營造氣氛，在當日地方新聞中對這起慘案竟然沒

有報導一個字。

慘案發生後，政府當局以防止疫情擴散為由，在沙蘭鎮實行戒嚴，車輛不准進入鎮內，封鎖

消息，避免媒體繼續大篇幅報導災情。與此同時，官方媒體實行輿論導向，集中報導領導人

巡視的內容。當地官員則推卸責任，堅稱沙蘭鎮奪命洪水「兩百年一遇」，把洪災強調為

「天災」，以掩飾「人禍」的責任。

中國很早就有古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南方週末》記者赴災區採寫沙蘭鎮洪災慘案的報

導被當局封殺。然而，這些報導很快就在網絡博客上出現；記者並且一反常例，在網上發布

了〈沙蘭鎮採訪手記〉，其中說3：

一次又一次，我們寫了稿子，留在自己的電腦裏，留在公共信箱裏。那麼多事情，過去

就算了。這一次我覺得可以靈活一點，不妨從採寫技術的角度，做一點兒業務思考，跟

同行交流。

在採訪手記中，記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然災害只是沙蘭鎮洪災慘案的部分原因，「沙蘭鎮

災難出現之前的核心事實是當地下層官員的疏忽冷漠，事後的核心事實則是當地官方整體上

的謊言蒙蔽。」他還公布了為規避報社的風險，在自我克制的情況下沒有寫到的信息。他還

秉筆直書了作為一個有話不能說的記者的痛苦4：

在沙蘭鎮，我和同事無數次被村民們嘲諷：「光採訪有甚麼用，採訪完了不播，你們都

不說真話！」當時我們曾經答應他們，盡量說真話。我們說，我們跟甚麼甚麼不一樣，

我們會盡力的。因此我現在寫出這些。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己一個人在做這件事。當時

在那裏採訪的記者有幾百人，如果有一天再去沙蘭鎮，希望我們都能問心無愧。羅伯

特．潘．沃倫有句詩說：上帝愛世界，因它之所是。昨天我不愛這個世界，而今天我能

愛這個世界一刻，區別僅僅在於自己是否努力過。

在中國國內，博客以親歷者或目擊者的身份，參與重大事件報導的例子尚不多見。但獲得信



息和閱讀新聞以後發表自己的看法，在博客看來是十分正當和平常的事情。互聯網以其表達

自由、交流平等的特性，構成了「憤青」的重要信息源泉和言論媒介，也是他們彼此溝通的

有效渠道。他們借用互聯網這一新型傳媒為他們提供的不可多得的機會和空間，盡情地「指

點江山，激揚文字」。先是BBS論壇，後是博客，成為青年知識份子和大學生批判話語最集中

的地方。

中國網民似乎比其他國家的網民更熱衷於在互聯網上談論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問題，這

是因為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是他們關於這類問題比較能夠暢所欲言的地方。由郭良主持

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2003年中國十二城市互聯網使用狀況及影響調查報

告》的調查驗證了這個直觀的感覺：71.8%的網民和69.1%的非網民都非常贊成或比較贊成

「通過互聯網，可以有更多的機會表達觀點」；60.8%的網民和61.5%的非網民都非常贊成或

比較贊成「通過互聯網，可以有更多的機會評論政府的工作」；79.2%的網民和77.4%的非網

民都非常贊成或比較贊成「通過互聯網，可以更加了解政治」；72.3%的網民和73.3%的非網

民都非常贊成或比較贊成「通過互聯網，政府官員可以更多地了解群眾的看法」。在這四個

問題上，中國人比美國人的期待都要強烈得多。

在中國現時的政治環境下，人們通過網絡言論平台更多地在涉及對外關係、台灣問題以及弱

勢族群正當權益問題上發表意見。好的一面在於，這或許開啟了社會政治參與的一種新形

式，不足的地方則是，網絡上充斥著大量幼稚和偏激的言論，批判情緒還沒能上升為系統化

的思考，網民也沒有養成通過理性討論來進行判斷和解決問題的習慣。

第二類是「小資」博客。「小資」即小資產階級、小布爾喬亞，這個一度被主流意識形態大

加批判的歷史辭彙，被賦予了某種新的文化意義。那些在中國城市寫字樓裏忙碌的「白領青

年」們在「小資」的旗幟下，找到了歸屬感和身份定位。作為身份認同機制的「小資生活」

大致包含了如下內涵：一定的經濟實力、生活的穩定感、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同時「品牌

化」、敏銳的時尚意識，還有一點點「多愁善感」。它是中國市場經濟活躍、都市文化發

育、審美文化消費浪潮興起過程中的一種產物。如果沒有中國社會的多元化，沒有社會的自

由度和公共空間的開放，就不會存在「小資」。所以，「小資」的出現也是一種好事，表明

中國人的都市生活愈來愈豐富，自由選擇的空間愈來愈大。

同時，「小資」之所以在今天成為一種生存方式，反映出在一種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

的現世生活中，宏大的理想、莊嚴的終極價值在走向失落。正如一個「小資」寫作者所說：

「每每有人跟我提高尚、崇高、神聖、理想等詞的時候，我總是想知道在他的殿堂中，給不

給我上廁所。」意識形態集權和精英主義理想遭到了空前的肢解。它們要麼被「小資」愛情

所軟化，要麼被一種轉瞬即逝的都市時尚所取代。

人們總是喜歡將「小資」和「憤青」對立起來，「小資」重時尚和生活，「憤青」重言論和

思想。但其實二者的差別並沒有那麼明顯。他們都是從大眾中剝離出來的個性化的產物，而

且他們是可以彼此轉化的。在有愈來愈多有形／無形的禁區管制著「憤青」時，不「小

資」，還能怎樣？

在中國的博客圈子裏，反政治的（anti-politics）氣氛是存在的。大多數中國博客最關心的

是個人情感，擁有250萬博客的中國博客網（www.blogcn.com）是用戶量最大的中文博客託管

商，它就以年輕女性寫的心情類文學作品為主，甚至作品風格都很相似。而且，促使博客真

正在中國廣為傳播的也是這一類博客，因撰寫私人性愛日記而轟動社會的木子美是中國第一

個具有全國聲名的博客。此後，出現了「竹影青瞳」的私情告白，「芙蓉姐姐」的顧影自



憐，還有「菊花姐姐」、「流氓燕」、「紅衣教主」等等，以及全體「超級女生」預備隊，

博客真正為中國大眾所認識和接受，竟然是通過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過程。

第三類是商人博客。對於博客淘金者來說，還有比擁有1.03億互聯網用戶和3.35億手機用戶

的中國更吸引人的市場嗎？愈來愈多人開始談論博客商業化，國內幾個博客網站如博客網

（www.bokee.com）、中國博客網和BlogBus紛紛獲得風險投資，前兩家網站都提出「2008年

去Nasdaq上市」的口號。目前的問題在於，博客服務商還沒有解決如何盈利的問題。博客是

一種正在席捲全球的現象與力量，在中國的蔓延速度驚人，如何把超強的人氣所蘊含的商業

價值變為商業利益，始終是互聯網行業的一個經典命題。

到2004年底，中國博客群體大部分是學生和女性，2005年在博客商業化的進程中，這兩個群

體得到進一步擴大，也就是說商人博客在想方設法地吸納「憤青」博客和「小資」博客。博

客網的改版就是明證，它在新域名推出後，大量增加生活化、娛樂化的內容，以便推動博客

大眾化階段的到來。他們不但「收編」了木子美當市場經理，還拉攏了竹影青瞳、流氓燕、

芙蓉姐姐等「網絡女紅人」，並且還推出一個「超級女聲重裝上陣」的活動……這招致了一

些「老博客」的反對，反對者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博客的商業化將會嚴重侵害博客崇尚自

由的精神本質。

三 中國政府對待博客的態度和做法

自1994年國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以來，中國已經先後

制定了六十多個旨在控制互聯網內容、表達行為的法律，初步確立了一整套調整網絡空間行

為的法律規範體系。從總體上看，中國法律對互聯網上自由流動的信息和言論表達提出了嚴

格要求，政府的有關機構也在貫徹這些規定方面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以保證政府倡導和立

法機構制定的這些法律和法規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得以全面實施。專門監控網絡過濾和審查的

大學合作機構「公開網絡倡議」（The OpenNet Initiative）稱中國「運行著世界上範圍最

大的、技術先進的、覆蓋面最廣的網絡過濾系統」，這一系統由「同樣複雜的法律法規體

系」所支撐。

中國是少數以獨立的法律來控制網上言論的國家之一。這些法律規定實際上還是把互聯網等

同於傳統媒體，就像對待傳統媒體一樣來對待互聯網；在某些方面，對網絡信息傳播的監管

和限制，還超過了對於傳統媒體的監管和限制的力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以一個不符合國際慣例的擴大化的「互聯網出版」概

念，來解釋和約束網絡世界的複雜行為：它不區分經營性與非經營性的互聯網信息提供者，

不堅持複製發行這一「出版」概念，更不區別自己的作品與他人的作品，將幾乎一切有選擇

性的登載和發送作品的信息傳播行為均納入「互聯網出版」的主體審查制度。

其次，政府不僅全面控制與互聯網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而且還通過專門的法律，使政府有

關部門可以直接介入對網絡內容的控制和管制。《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和《互聯網電

子公告服務管理辦法》明確規定：欲從事互聯網信息服務，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方能

實行經營性信息服務，而非經營性信息服務也需要備案後方能實行。對於電子公告（BBS）部

分亦規定：未經專項批准或專項備案手續，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擅自開展電子公告服務。

再次，針對網絡新聞的管制發布了《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明確了「互聯網新



聞」是指時政類新聞信息，包括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社會公共事務的報導、評

論，以及有關社會突發事件的報導、評論。對「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界定，則包括通過

互聯網登載新聞信息、提供時政類電子公告服務和向公眾發送時政類通訊信息。將時政類

BBS、短信列為互聯網新聞的兩大類，這是以往沒有的。根據此規定，非新聞單位設立的互聯

網新聞信息服務，應當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審批；新聞單位設立的登載超出本單位已刊登播

發的新聞信息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也應當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審批，而且此種單位應當

是中央新聞單位，省、自治區、直轄市直屬新聞單位，以及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直屬新聞單位；僅登載本單位已刊登播發的新聞信息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應當向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備案。

除了規章的限制，中國還在互聯網上設置了過濾系統。這種過濾遍及應用、接入點、ISP和骨

幹網等各個層面，影響到網站、電子郵件、論壇、大學BBS、即時通信、搜索引擎等各種類型

的信息傳播。過濾的內容包括色情、法輪功、政治話題、少數民族話題等等。

隨著博客成為中國互聯網信息傳播的重要管道，有關部門已經將博客服務提供商（BSP）納入

了互聯網內容服務管理的軌道。2004年3月，因博客討論的內容「出軌」，中國的三大BSP服

務商blogcn.com、blogbus.com和blogdriver.com曾被短暫關閉。此後，中國的BSP都安裝了

內容控制的軟件，並僱有專門員工對博客日誌進行動態的刪節和處理。

2005年，有非常明顯的跡象表明，政府在博客的控制上投入了更大的資源。「MSN共享空間」

開始審查中國博客作者內容，對諸如「自由」、「民主」和「人權」等詞語進行檢查，微軟

稱，作為一家跨國企業，其運作過程必須符合當地法律。一些國外的BSP接連被封：全球著名

BSP服務商TypePad所提供的博客服務中，採用*.blogs.com二級域名的博客自6月21日起已被

大陸屏蔽，如同之前長期遭屏蔽的*.blogspot.com的博客一樣。一周之內，Blogsome和

Weblog.us也面臨了同樣的命運。

從3月到6月，關於《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備案管理辦法》的爭論在互聯網上特別是眾多

博客網站上蔓延開來。3月20日起正式實施的這一辦法，規定非經營性網站在一定期限內必須

進行備案，未及時備案將關閉網站並可罰款一萬元。非經營性網站包括個人網站和個人獨立

的博客日誌。《管理辦法》要求提供真實的個人資料，每年審核並且信息內容必須「合

法」。新浪科技概括說：境內網站將有自己的「身份證」──備案登記號5。大量博客對此持

恐懼和抵觸心態，認為備案帶來了網站所有者的實名制，備案後要將備案電子驗證標識放置

在網站指定位置，還要鏈結到信息產業部備案管理系統以供查詢。這樣一來，網站管理者的

身份一查即清，有利於當局對言論的控制。

凡此種種，都造成了對憲法確立的言論自由和通訊自由的侵犯，和對學術交流、信息傳播及

電子商務活動的重大制約。

四 博客對中國社會的作用

儘管中國博客的發展很迅猛，但它對過億的網民仍然是一種嶄新的溝通和交流工具。

從中國目前活躍的博客群體來看，博客現象的興起代表著平民的崛起。過去的主導話語是國

家主義的和精英主義的，而博客話語則是市民主義的，話語權力發生由集中走向泛化和分

散。人民網的一位網友如此說6：



信息化和民主化帶來的一個重要歷史性成果，就是平民取得了話語權，官員、記者、專

家一統天下「喉舌」的時代──結束了！所有的「特權話語階層」人士，都必須適應這

個平民話語的時代。

平民獲得了自己獨立的言說權力之後，「民意」開始在中國當代社會現身。由於大陸始終未

能建立起一個能夠準確檢測民意和充分表達民意的機制，博客等網絡交流手段成為社會傳遞

民意的有效途徑。

中國很少有「新聞自由」的提法，人們更習慣的是「輿論監督」一詞，但傳統媒體的輿論監

督環境在不斷惡化。民意表達的另外一些渠道也不通暢，「上訪」經常遭受打壓，遊行示

威、集會請願等，更是禁忌重重，「門雖設而常關」。自由公正的選舉更是遙遙無期。由於

在現實社會中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納民意表達、並將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務的決策和

裁判中去的機制，大陸也就存在一種制度性的不穩定因素。對「穩定壓倒一切，責任重於泰

山」的不斷強調，實際上既意味著當局對「民怨沸騰」的危機感之強烈，也意味著一種嚴重

的政治焦慮。

政府要擺脫這種困局，辦法之一就是通過自由開放的媒體，鼓勵社會的良性互動，加強政府

與百姓之間的直接溝通，提供有效的渠道讓公民參與國家事務。從2003年開始，互聯網已經

開始對中國輿論生態產生巨大衝擊，形成了網絡媒體上的「輿論監督」比傳統媒體的「輿論

監督」來得更猛烈、更尖銳的局面。博客的出現無疑會進一步促進公共論壇的形成和公共討

論的發達。

同時，與傳統媒體相比，博客所表達的觀點和所體現的態度都更為複雜化和多元化。必須看

到，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成分和社會構成都不再是「鐵板一塊」，傳統的意識形態已不

能完全適應新的形勢，而新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觀念尚未完全形成。對這種新舊雜陳的局面，

中國的受控媒體給出的描述和判斷往往是單一的、簡單化的，無助於形成對中國未來發展至

關重要的批判的、創造性的、在思想上自主的個體。與之相反，博客作為一種高度個性化的

新媒體，能夠鼓勵健康的個人主義的成長，推動中國社會養成自由表達的習慣，和聽取自由

表達的習慣。

博客提高了中國社會的寬容度，而在一個充滿分歧和對抗的社會，寬容就是最偉大的美德。

應力爭在此基礎上，構建一種嶄新的政治文化，使得曾經遭到極度否定的人的價值和權利

──信仰和思想的權利、言論表達的權利、個人安全和尊嚴的權利、結社的權利、擁有財產

的權利，等等──成為中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石。

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博客的興起，是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表現之一，更多個人通過網絡加

入到公共領域中，有利於發揮公民享有的憲法權利，促進中國迫切需要的民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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